东南地区稻农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及技术发展、推广策略
——基于福建省水稻种植户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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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梳理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择取研究指标，以福建省种稻农户为调查对象，通过随机抽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探究新形势下影响我国东南地区稻农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的主要因素。构建模型，通过单因素分析叠加多因素分析，测算出土地类型、种稻的最主要动机、水稻性状偏好、周围稻农更新频率、农技推广人员影响程度是东南地区稻农新品种技术采纳的显著影响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适合山垄田品种、优质品种的更新需求存在缺口，种稻农户的品种更新行为仍然受到周围稻农的极大影响，农技推广人员起到重要的正面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确立以优质稻品种选育为重点的良种技术发展方向、良种技术发展应关注小众农户的特殊需求、扩大良种技术示范户的影响覆盖面、持续推进接触式农技推广工作方式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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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n Rice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for New Varieties Technology in Southeast China and the Strategie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Investigation on Rice Farmers in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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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related fields, taking rice farmers in Fujian province as the survey object, this paper obtains the relevant data by random sampling survey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of rice farmers in southeast Chin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Building models, based on th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factor analysis, the paper calculates the land type, the main motivation of rice planting, the rice trait preference, the renewal frequency of the surrounding rice and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th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personnel are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adoption of the new rice variety technology in the southeast region. By further study, the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re is a gap in the demand for the renewal of varieties, the variety renewal behavior of rice farmers is still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surrounding rice farmers, and agricultural extension workers play an important positive role.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to establish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improved seed technology with emphasis on breeding high quality rice varieti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pecial needs of small farmers,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coverage of demonstration households of improved seed technology, and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working mode of contact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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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在种植业发展中具有基础作用[1]，亦是关键的战略资源，对于维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国家应当保障良种的种植与推广[2]。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在于农户采纳，农业科技成果被农户应用于生产后方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3]。因此在良种技术推广中，将农户作为关注的焦点，可谓必要。本研究基于福建省种稻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下探究东南地区稻农采纳新品种技术的行为逻辑，即哪些因素决定了稻农采纳新品种的态度并最终影响着良种技术推广扩散的成效？各因素的作用形式与权重如何？厘清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助于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引导稻农科学、有序地做好水稻品种更新这一重要生产决策提供政策参考，为水稻育种专家制定契合实际需求的育种目标提供理论依据。福建省具有东南地区粮食自给率低、种粮比较效益低等典型特点，而其地块细碎、山地丘陵多，也是东南丘陵地区的典型代表，以福建为研究对象，能够基本窥知具备类似特征的中国东南水稻产区稻农采纳新品种技术影响因素的情况。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了稻农新品种技术采纳相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如，陈风波等[4]提出稻农对新品种的有限认知影响了新品种技术的采纳，为此，加强信息传播渠道建设是必要的；靖飞[5]则认为农业决策者的户主身份、性别、兼业情况、种稻面积、购种对象、地区、广告、农技人员与政策补贴等均为显著影响农户水稻品种认知的因素；Smale等[6]指出尼日利亚农户主要根据社会经验、经济条件与品种特性认知来选择水稻新品种；周未等[7]针对超级稻新品种技术的采纳展开研究，提出学历、收入、种稻面积、务农人口比例、补贴政策及对新品种需求程度6个变量正向影响着超级稻品种技术采纳；朱萌等[8]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影响其对新品种技术需求的因素，发现户主为男性、受教育水平更高、对粮食补贴政策更满意的种稻大户，对新品种技术存在需求的概率更高；李冬梅等[9]研究了四川地区稻农选择水稻新品种技术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发现水稻产量与出售量、农技员推广、亲朋购种行为是正向影响因素，而种植业收入是负向影响因素；齐振宏等[10在对湖北省稻农的实证研究中提出，农户对水稻新品种技术的采纳与否，主要取决于采用新品种的成本和预期收益。上述文献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
此外，目前关于中国东南地区种稻农户新技术采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江苏、江西等地，且这类研究在指标设置中较少考虑到东南地区山地、丘陵地形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农户技术采纳的研究方法上，以往许多研究均直接构建Logistic或Probit二值因变量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但这类模型存在不适宜对数量众多的指标（解释变量）展开模拟测算的局限，进而可能影响研究指标体系构建的全面性。
基于此，本研究在对中国东南地区稻农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的实证分析中引入土地类型变量，并在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开展多因素分析前叠加了单因素分析，于所设计的丰富指标中进一步筛选出适合的指标，再代入模型方程，不但更为充分地构建指标体系，而且使实证研究结果更科学化、合理化。
2  研究假设
根据众多学者关于农业技术创新采纳的研究，结合中国东南地区实际情况与调研中获取的信息，本研究大致将农户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划分为6个方面：农业决策者特征、家庭特征、收入结构、生产特征、品种认知、环境因素，并就东南地区稻农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作如下假设。
2.1农业决策者特征
农业决策者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村干部身份、个人兼业情况5项指标。学者们认为性别能够影响农户的新技术采用，但对其作用方向持不同意见[11-12]。有研究表明农户的年龄越大越趋于保守，不易改变种植习惯，因此越难以采纳新品种技术[13]。一般认为文化程度与农户接受新技术的概率呈正相关[14]；但也有学者提出，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有其他就业机会，对水稻生产的关注度降低，故而文化程度与农户水稻新品种技术采纳为负相关关系[10]。有学者认为，农业决策者担任过村干部等经历有助于农户采纳新品种技术[15]。兼业对于农户采纳不同类型的新技术，影响的作用方向不尽相同[16-17]。在采纳新品种技术上，一方面农户生产重心可能向非农事业发生偏移，出于对机会成本的考虑，将减少新品种技术的采纳行为；但另一方面由于兼业带来的更多思想交流及收入增加，其更能承受尝试新品种的风险，相较于纯农户在品种更新决定上不那么谨慎保守，可能更容易作出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1：东南地区稻农的自身特征影响其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其中，性别、文化程度、是否兼业的影响方向不明确；年龄的影响预设为负向；村干部身份则正向影响新品种技术采纳。
2.2 家庭特征
本研究中的家庭特征主要指是否示范户、组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务农人口数。通常认为示范户对比普通农户更易于接受新品种技术[18]。组织化程度以是否加入农村合作组织的情况来反映，一般认为组织化程度高的农户开放度高，视野开阔，易于采纳新技术。已有研究表明，加入合作社能够提高种粮大户采纳新技术的概率[19]。家庭人口数量影响着农户的新技术采纳行为，但在不同研究结论中其影响作用方向不一致[14，20]。有学者提出，务农人口相关指标对新品种技术采纳有着正相关性，农业劳动力更多的家庭将更为重视农业生产，采纳新品种技术的可能性增大[7]。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2：东南地区稻农的家庭特征影响其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其中，是否示范户、组织化程度、务农人口数的影响预设为正向；家庭人口数影响方向不明确。
2.3 收入结构
本研究从收入结构因素中选择了农户总收入、水稻种植收入2项指标。有研究指出，经济状况是农户采纳新品种技术的基础，收入高的农户往往是接受新品种技术的先行者[21]。学者们对水稻种植收入影响农户新品种技术采纳的作用方向存在观点分歧：有学者认为，水稻种植收入少的农户，种稻积极性低，新品种技术难以在这类农户中推广[21]；而也有学者发现水稻种植收入负向影响农户采纳新品种技术，水稻种植收入越高，农户对当前品种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越高，导致新品种技术采纳的兴趣降低[9]。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3：东南地区稻农的收入结构影响其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其中，农户总收入预期影响为正向；水稻种植收入不预设影响方向。
2.4 生产特征
生产特征紧密关系着农户的新技术采纳行为，主要包括生产动机、生产规模、农产品商品化、是否租地种稻、土地类型、种稻类别、品种个数等。不同的种稻动机决定了农户的种稻积极性，可能对农户采纳新品种技术的行为存在影响。水稻种植面积越大的农户，在水稻生产上投入成本和精力的意愿更强烈，更倾向于采纳新品种技术。多项研究也论证了生产规模能够正向影响农户新技术采纳行为[12，14，22]。本研究以水稻出售量代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高低，有学者认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将有效刺激农户采纳新技术，同时提出农户新技术采纳也会受到租地行为正向影响[23]。另外，笔者从东南地区实地调研获知：受多山丘陵地形影响，东南地区的耕地分为山垄田与洋面田，不同类型的土地使得农户对于更新品种有着不同的需求，土地类型的区别可能对种植户的水稻新品种采纳造成影响；种植不同茬口水稻的农户，其品种更新行为可能有所差异，即种稻类别可能影响稻农新技术采纳；一些种植多个品种的农户存在品种部分更新、小面积试种的行为，实质为风险规避，有助于农户克服风险厌恶心理，易于采纳新品种技术，这一行为可能使多个品种种植户较单个品种种植户的新品种采纳发生率更高，且种植品种数越多，可能越容易出现部分更新现象，即品种个数也许是稻农采纳新品种决策的影响因素。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4：东南地区稻农的生产特征影响其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其中，不同的生产动机、土地类型、种稻类别使稻农的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产生差异；生产规模、农产品商品化、是否租地种稻、品种个数预期影响为正向。
2.5 品种认知
在品种认知方面，本研究选择了对新品种的了解程度、增产效果对更新行为影响、对种子价格的考量、水稻性状偏好4项指标。农户对于掌握了更多信息的品种更为有信心，一般认为对新品种了解越深，越有利于农户作出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已有研究也提出，农户对于新品种的不熟悉是限制新品种技术采纳的重要因素[4]。增产效果对更新行为影响这一指标，则反映了农户认为新品种的增产效果对自身采纳新品种技术的吸引程度。由于水稻品种选育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以高产为最主要导向，故而新品种增产效果对农户发生品种更新行为影响大的，农户越易采纳新品种技术。种子价格也是农户在新品种技术采纳过程中的考虑因素[21]，对种子价格考量越多的价格敏感型农户，采纳新品种技术的动力越弱。品种特性认知会影响水稻新品种的选择[5]，偏好水稻不同性状的农户其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可能存在差异。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5：东南地区稻农的品种认知影响其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其中，对新品种的了解程度、增产效果对更新行为影响2项指标作用方向预设为正向；对种子价格的考量预期影响为负向；水稻性状偏好使农户的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产生差异。
2.6 环境因素
（这里已删除了前一句）本研究的环境因素包括稻农间交流频率、周围稻农品种更新频率、受示范户影响、农技人员对水稻生产影响、良种补贴影响、与购种商店亲密度、推广会与培训班参加频率、地区8项指标。相互间的交流程度正向影响着农户的技术需求[24]，稻农间交流频率越高的农户越为开放，也相对获知更多信息，有利于作出采纳新品种技术的决策。农户具有从众心理，其新技术采纳出现相互模仿的现象[25]，因此随着其周围种稻农户品种更新频率增高，农户采纳新品种技术的意愿增强。进步农民的示范样板作用也会带动农户跟随尝试新品种[21]，受示范户的影响，农户采纳新品种技术的节奏加快。农技推广工作对农户技术采纳起推动作用[26]，认为农技推广人员对自己进行水稻生产的影响越大的农户，越易于采纳新品种技术。良种补贴政策的实施对农户采用新品种有积极影响[27]。通常认为，如果农户在与种子营销点的长期合作中建立了信任关系，即农户与购种商店亲密度高，那么农户对新品种技术的接纳将更为顺利。农户参加推广会、培训班的频率提高，有助于增大农户新技术采纳的可能性[22，28]。所在地区的不同，也会导致农户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的差异[27]。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6：东南地区的环境因素影响稻农的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其中，稻农间交流频率、周围稻农品种更新频率、受示范户影响、农技人员对水稻生产影响、良种补贴影响、与购种商店亲密度、推广会与培训班参加频率的预期影响均为正向；地区指标则会使农户新品种技术采纳产生差异。
3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等方式，主要选取福建省水稻主产县（市）的种稻农户为调查对象，于2019年开展随机抽样调查。具体调查地点包括：闽西地区的三明三元区、永安市、尤溪县、明溪县、清流县、泰宁县、宁化县、永定县、上杭县；闽北地区的浦城县、邵武市、光泽县、建阳区、武夷山市；闽东地区的古田县、屏南县、寿宁县、莆田市；闽南地区的德化县、南靖县、诏安县。一共发出400份问卷，回收383问卷份，经过信息整理与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后，余下314份有效问卷（以下简称“样本”）。
3.2 变量设置
（1）因变量设置。只要种稻农户当年采用了水稻新品种，那么无论是全部更换为新品种还是增加或更换1个或多个新品种进行试种，都认为其成为一个水稻新品种技术采用者，作出了品种更新行为，取值为1。因变量取值为0的情况如下：种稻农户当年没有采纳新品种，包括去年种植多个品种而今年作出的调整仅是减少了去年所种植的个别品种这一情况。
（2）自变量设置。综合前人成果与东南地区实际情况，从农业决策者自身特征、农户家庭特征、收入结构、生产特征、品种认知、环境因素6个方面选取出30个解释变量，完成具体定义、赋值，对于这些变量可能的作用方向作出了预设（详见表1）。
表1  样本单因素分析变量定义与赋值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变量赋值
	预期符号

	Y
	是否采纳新品种技术
	否=0；是=1
	

	决策者特征
	X1
	性别
	女=0；男=1
	？

	
	X2
	年龄（周岁）/岁
	—
	-

	
	X3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大专=4；本科及以上=5
	？

	
	X4
	是否担任过村干部
	否=0；是=1
	+

	
	X5
	本人是否兼业
	否=0；是=1
	？

	家庭特征
	X6
	是否示范户
	否=0；是=1
	+

	
	X7
	是否参与农村合作组织
	否=0；是=1
	+

	
	X8
	全家人口/人
	—
	？

	
	X9
	务农人口/人
	—
	+

	收入结构
	X10
	去年农户总收入/万元
	—
	+

	
	X11
	去年水稻种植收入/元
	—
	？

	生产特征
	X12
	土地类型
	洋面田=1；山垄田=2
	

	
	X13
	种稻类别
	中稻=1；早、晚稻=2；早、中、晚稻=3；中、晚稻=4；晚稻=5；早稻=6
	

	
	X14
	种稻面积/hm2
	—
	+

	
	X15
	去年选用品种个数/个
	—
	+

	
	X16
	去年水稻出售量/kg
	—
	+

	
	X17
	是否租地种稻
	否=0；是=1
	+

	
	X18
	种稻的最主要动机
	解决口粮=1；增加收入=2；解决经济作物连作障碍=3
	

	品种认知
	X19
	对新品种的了解程度
	不太清楚=1；了解一点=2；比较了解=3；很熟悉=4
	+

	
	X20
	增产效果对更新行为影响
	影响很少=1；影响一般=2；较大影响=3；影响很大=4
	+

	
	X21
	对种子价格的考量
	几乎不考虑=1；稍微考虑=2；考虑=3；着重考虑=4
	-

	
	X22
	水稻性状偏好
	优质型=1；高产型=2；抗病型=3；抗倒伏型=4；抗虫害型=5；抗旱型=6
	

	环境因素
	X23
	稻农间交流频率
	几乎不交流=1；偶尔交流=2；较经常交流=3；经常交流=4
	+

	
	X24
	周围稻农品种更新频率
	常年种植同一品种=1；三年左右会种植新种=2；两年左右会种植新种=3；基本每年都有尝试更新品种=4
	+

	
	X25
	受示范户影响
	不影响，几乎不参考=1；影响不大，参考一些=2；有影响，大部分参考=3；很大影响，会着重参考=4
	+

	
	X26
	农技人员对水稻生产影响
	影响不大=1；影响一般=2；较大影响=3；影响很大=4
	+

	
	X27
	良种补贴影响
	不影响=1；影响一般=2；较大影响=3；影响很大=4
	+

	
	X28
	与购种商店亲密度
	不了解=1；不太熟=2；一般=3；较熟=4；很熟=5
	

	
	X29
	推广会、培训班参加频率
	从未参加=1；偶尔参加=2；较常参加=3；经常参加=4
	+

	
	X30
	地区
	闽东=1；闽西=2；闽南=3；闽北=4
	



4  单因素分析
本研究中自变量既有定类自变量，亦有定量自变量，而因变量则是二分类因变量，应基于变量属性选择不同的方式进行单因素分析。这里选择卡方检验对定类自变量与二分类因变量做单因素分析。经检验发现，定量自变量不符合正态分布，常见的独立样本T检验于此不适用，故而选择合适的Mann-Whitney U检验分别对定量自变量与二分类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
4.1  定类自变量的卡方检验
表2输出了定类自变量的卡方检验结果，P＜0.05，单因素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有性别、文化程度、本人是否兼业、种稻类别、对新品种的了解程度、增产效果对更新行为的影响、水稻性状偏好、稻农间交流频率、周围稻农品种更新频率、农技推广人员对水稻生产的影响10个变量，即在单因素分析中，认为这些自变量极可能对因变量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利用多因素分析深入测算共同作用下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权重和作用方向，是否示范户、土地类型、种稻的最主要动机3个自变量的P＜0.1，在10%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结合理论与实际调研情况，认为其很可能会影响农户的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为防止遗漏，考虑适当放宽P值条件，保留以上3个自变量一同进入多因素分析。
表2  样本定类自变量的卡方检验
	自变量
	X2
	P
	自变量
	X2
	P

	X1(性别)
	3.878
	0.049
	X20(增产效果对更新行为的影响)
	14.303
	0.003

	X3(文化程度)
	14.573
	0.002
	X21(对种子价格的考量)
	4.827
	0.185

	X4(是否担任过村干部)
	0.017
	0.897
	X22(水稻性状偏好)
	12.950
	0.024

	X5(本人是否兼业)
	4.199
	0.040
	X23(稻农间交流频率)
	11.416
	0.001

	X6(是否示范户)
	3.286
	0.070
	X24(周围稻农品种更新频率)
	52.544
	0.000

	X7(参与农村合作组织)
	0.241
	0.623
	X25(受示范户影响)
	6.709
	0.082

	X12(土地类型)
	3.840
	0.050
	X26(农技人员对水稻生产影响)
	10.445
	0.015

	X13(种稻类别)
	15.805
	0.007
	X27(良种补贴影响)
	2.784
	0.426

	X17(是否租地种稻)
	0.138
	0.710
	X28(与购种商店亲密度)
	5.649
	0.227

	X18(种稻的最主要动机)
	5.118
	0.077
	X29(推广会、培训班参加频率)
	2.155
	0.541

	X19(对新品种的了解程度)
	15.545
	0.001
	X30(地区)
	1.777
	0.620



4.2 定量自变量的Mann-Whitney U检验
表3结果显示，在Mann-Whitney U检验中没有一个定量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显著（P＜0.05）。然而，考虑到实际情况中经济状况佳的农户对采纳新品种技术所带来的成本及风险的承受力更强，且大量的研究证据均指出农户收入水平会对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保留农户总收入变量。最终确定将性别、文化程度、本人是否兼业、种稻类别、对新品种了解程度、增产效果对更新行为的影响、水稻性状偏好、稻农间交流频率、周围稻农品种更新频率、农技推广人员对水稻生产影响、是否示范户、土地类型、种稻的最主要动机、农户总收入这14个自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
表3 样本定量自变量的Mann-Whitney U检验
	项目
	X2(年龄)
	X8(全家人口)
	X9(务农人口)
	X10(总收入)

	Mann-Whitney U
	8 453.5
	8 381.5
	9 362.5
	8 977.5

	Wilcoxon W
	35 481.5
	11 784.5
	12 765.5
	36 005.5

	Z
	-1.499
	-1.658
	-0.250
	-0.758

	渐近Sig.(双侧)
	0.134
	0.097
	0.803
	0.448

	项目
	X11(种稻收入)
	X14(种稻面积)
	X15(品种个数)
	X16(水稻出售量)

	Mann-Whitney U
	9 292.0
	9 005.0
	8 944.0
	9 409.5

	Wilcoxon W
	12 695.0
	12 408.0
	12 347.0
	12 812.5

	Z
	-0.256
	-0.721
	-0.924
	-0.146

	渐近Sig.(双侧)
	0.798
	0.471
	0.356
	0.884



5  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的多因素分析
5.1构建模型
稻农在水稻生产中选择更新品种的概率是在各种解释变量相互作用下的函数，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显著影响稻农进行新品种技术采纳的主要因素，本研究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进一步展开多因素分析。将种稻农户作出品种更新决策的概率表示为：

                           （1）        
                     
式（1）中：Y表示种稻农户是否采纳新品种技术，取值0表示“否”，取值1表示“是”；β0是常数项；βi是Xi（i=1，2，…，n）所对应的系数；Xi是影响种稻农户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的一系列解释变量。
5.2  模型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19.0软件计算模型结果。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10，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以代入回归方程。采用enter方式进入方程，对虚拟变量设置“第一个”为参照。模型检验中，卡方检验值为94.235，其P值（Sig）小于0.05，表示本次拟合模型纳入的变量中，至少有一个变量的OR值有统计学意义，模型总体有意义；建模数据整体的回判正确率为79.3%，整体预测效果良好；Hosmer-Lemeshow 检验的Sig值为0.838，大于0.05，也说明实际观测数据与模型预测数据的差异不显著，数据拟合效果较好。回归结果（表4）显示，土地类型、种稻的最主要动机、水稻性状偏好、周围稻农更新频率、农技推广人员对水稻生产的影响5个自变量是显著影响稻农采纳新品种的关键因素，其中周围稻农更新频率在1%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其余因变量在5%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5.2.1 土地类型
土地类型是显著影响东南地区稻农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的因素，符号系数为负号，Exp（B）值为0.420。表示种植洋面田的稻农比种植山垄田的稻农更容易采纳新品种，且种植山垄田的稻农比种植洋面田的稻农采纳新品种的可能性降低0.420倍。为此，本研究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种植山垄田的农户由于地块的基础条件较差，种植效益低，在进行生产时相较种植洋面田的农户，态度往往更为随意，甚至这些田块并不主要用于水稻种植。例如在三明的部分地区，种植山垄田的农户采取了稻螺共生的种养模式，水稻种植主要为实现田螺养殖的经济效益而服务，可能因此而呈现出山垄田种植户对品种更新的关注度较洋面田种植户低的行为表现。另外，市面上适合山垄田的品种推出不多也是导致该现象的原因。调查中农民对此有所反映，市面上针对山垄田相对贫瘠、费工（难以机械化操作）等特性并没有推出足够多且相适应的新品种选择，而东南地区主要为山地丘陵地带，种植山垄田的生产者必定占据一定比例，这一矛盾不可忽视。
5.2.2种稻的最主要动机
（这里已删除了前一句）从表4显而易见，种稻的最主要动机是显著影响稻农采纳新品种技术的因素。以解决口粮为参照时，增加收入这一变量系数不显著，解决经济作物连作障碍变量的系数显著且为负号，说明把解决口粮作为最主要动机的种稻农户，与为了增加收入的种稻农户在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主要为了解决经济作物连作障碍而种稻的农户，相较于为了解决口粮的农户来说更不易作出新品种采纳行为，采纳概率降低了0.252倍。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增加收入的种稻农户虽然没有在5%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但其系数为负号，表明尽管不够显著，这类农户采纳新品种的概率也略低于为了解决口粮的农户采纳新品种的概率。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新品种采纳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在以不同种稻动机的农户类型中从高到低为：为了解决口粮农户、为了增加收入农户、为了解决经济作物连作障碍农户。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如下：动机为解决口粮的农户对于水稻生产没有过高的经济期待，也不惧怕风险，但又对稻米口感等品质有一定的追求，因此相较其他动机的稻农更倾向于尝试新品种；动机为增加收入的农户在风险上考虑较多，新品种采纳概率略低于前者；动机选择为解决经济作物连作障碍的农户可能不太注重水稻种植，因而采纳新品种技术的动力最小。
5.2.3 农户的水稻性状偏好
农户的水稻性状偏好对于其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模型中将优质型变量作为参照组，发现偏好抗病型、抗虫害型以及抗旱型的农户采纳新品种行为与偏好优质型的无显著差异，但偏好高产型与抗倒伏型稻农采纳新品种技术的行为相较于偏好优质型稻农，则有显著不同，其系数均为正号，表明偏好这两个类型的农户比偏好优质型的农户更易采纳新品种。结合调查发现，市面上高产型、抗倒伏型的品种选择较多，特别是高产型水稻品种，稻农的相关选择丰富，但使稻农满意、信赖的优质型水稻品种较少，不利于偏好这一类型的农户更换品种，相对高产型、抗倒伏型偏好农户来说，其更少发生新品种采纳行为。即目前的水稻育种满足高产型、抗倒伏型的需求较多，而对优质型品种的市场需求满足供给不够。调查样本中同时发现，在新形势下，稻农呈现出优质型偏好者与高产型偏好者在数量上旗鼓相当，甚至偏好优质性状的农户数量还略胜一筹的现状，由此可见，优质型水稻品种需求缺口亟需填补。
5.2.4 周围稻农品种更新频率
周围稻农更新频率与稻农新品种技术采纳存在极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影响强烈，从模型结果来看，周围稻农更新频率变量是一个通过了1%显著水平检验、系数符号为正的重要解释变量。在表1对自变量进行赋值的时候，将周围稻农更新频率从低到高分成了4档，模型中这一自变量的Exp（B）值为2.536，表示周围稻农的更新频率每提高一档，该种稻农户采纳新品种的可能性会提升2.536倍。这一结论印证了本研究此前的假设，即种稻农户的新品种采纳行为受周围稻农影响极大，其周围稻农品种更新频率越高的，农户采纳新品种技术的概率越大。
5.2.5 农技推广人员对水稻生产的影响
农技推广人员对水稻生产的影响程度与稻农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变量系数符号为正，Sig值为0.024，Exp（B）值为1.628，说明农技推广人员对农户生产水稻的影响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种稻农户采纳新品种的发生比则提高1.628倍。调查中还发现，农技推广人员的宣传是农户获知品种信息的极重要来源，对于稻农采纳新品种技术起到正面的导向作用，认为农技推广人员对自身水稻生产影响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选择采纳新品种技术。
[bookmark: _GoBack]表4  东南地区稻农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表里标红的数值是351000000.000，是因为太长自动分行了）
	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EXP(B) 的 95% C.I.

	
	
	
	
	
	
	
	下限
	上限

	性别（女）
	0.380 
	0.545 
	0.486 
	1.000 
	0.486 
	1.462 
	0.502 
	4.257 

	文化程度
	0.133 
	0.249 
	0.286 
	1.000 
	0.593 
	1.142 
	0.701 
	1.861 

	本人是否兼业（否）
	0.463 
	0.348 
	1.771 
	1.000 
	0.183 
	1.588 
	0.804 
	3.139 

	是否示范户（否）
	-0.300 
	0.526 
	0.326 
	1.000 
	0.568 
	0.741 
	0.264 
	2.077 

	农户总收入
	-0.099 
	0.054 
	3.306 
	1.000 
	0.069 
	0.906 
	0.814 
	1.008 

	土地类型（洋面田）
	-0.867 
	0.348 
	6.212 
	1.000 
	0.013*
	0.420 
	0.213 
	0.831 

	虚拟变量：
种稻类别
	中稻
	
	
	3.294 
	5.000 
	0.655 
	
	
	

	
	早、晚稻
	-0.300 
	0.493 
	0.370 
	1.000 
	0.543 
	0.741 
	0.282 
	1.947 

	
	早、中、晚稻
	19.676 
	7922.631 
	0.000 
	1.000 
	0.998 
	351000 000.000
	0.000 
	.

	
	中、晚稻
	0.481 
	0.737 
	0.426 
	1.000 
	0.514 
	1.617 
	0.382 
	6.851 

	
	晚稻
	-1.130 
	0.747 
	2.288 
	1.000 
	0.130 
	0.323 
	0.075 
	1.397 

	
	早稻
	0.120 
	1.304 
	0.008 
	1.000 
	0.927 
	1.127 
	0.087 
	14.526 

	虚拟变量：
种稻的最主要动机
	解决口粮
	
	
	6.554 
	2.000 
	0.038 *
	
	
	

	
	增加收入
	-0.031 
	0.495 
	0.004 
	1.000 
	0.951 
	0.970 
	0.368 
	2.558 

	
	解决连作障碍
	-1.377 
	0.615 
	5.022 
	1.000 
	0.025 *
	0.252 
	0.076 
	0.841 

	
	新品种认知
	0.442 
	0.264 
	2.796 
	1.000 
	0.094 
	1.556 
	0.927 
	2.614 

	
	增产效果的影响
	-0.420 
	0.228 
	3.373 
	1.000 
	0.066 
	0.657 
	0.420 
	1.029 

	虚拟变量：
水稻性状偏好
	优质型
	
	
	8.637 
	5.000 
	0.124 
	
	
	

	
	高产型
	1.184 
	0.465 
	6.492 
	1.000 
	0.011 *
	3.268 
	1.314 
	8.128 

	
	抗病型
	0.542 
	0.538 
	1.015 
	1.000 
	0.314 
	1.719 
	0.599 
	4.935 

	
	抗倒伏型
	1.775 
	0.868 
	4.187 
	1.000 
	0.041 *
	5.901 
	1.078 
	32.313 

	
	抗虫害型
	1.761 
	1.282 
	1.887 
	1.000 
	0.169 
	5.816 
	0.472 
	71.688 

	
	抗旱型
	-19.881 
	40 192.970 
	0.000 
	1.000 
	1.000 
	0.000 
	0.000 
	.

	
	稻农间交流频率
	-0.454 
	0.311 
	2.133 
	1.000 
	0.144 
	0.635 
	0.346 
	1.168 

	
	周围稻农更新频率
	0.931 
	0.206 
	20.503 
	1.000 
	0.000 **
	2.536 
	1.695 
	3.794 

	
	农技推广人员影响
	0.487 
	0.216 
	5.104 
	1.000 
	0.024 *
	1.628 
	1.067 
	2.484 

	常量
	-1.401 
	0.852 
	2.702 
	1.000 
	0.100 
	0.246 
	
	


注：*表示在5%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表示在1%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福建省种稻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模型探究了新形势下影响中国东南地区稻农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的主要因素，结果指出：土地类型、种稻的最主要动机、水稻性状偏好、周围稻农更新频率、农技推广人员影响程度是东南地区稻农新品种技术采纳的显著影响因素；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适合山垄田的品种及优质品种的新品种技术更新需求存在缺口，种稻农户的品种技术更新行为仍然受到周围稻农的极大影响，农技推广人员对新品种技术采纳起到重要的正面作用。基于以上结论，对东南地区水稻新品种技术发展、推广策略提出相关建议如下。
6.1确立以优质稻品种选育为重点的良种技术发展方向
在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下，中国出具一系列去稻米库存的措施，包括调低稻谷最低收购价等，整体导向向优质稻生产方向倾斜，一直以来较为仰赖最低收购价、偏向追求高产量的南方稻农受此影响较大。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东南地区种稻农户的品种需求也对此作出了明显反应，除主要为了解决口粮的农户本身就喜爱优质品种外，以往追求高产以增加收入的种稻大户也逐渐开始转变种植策略，迎合消费者需求生产优质稻米。然而优质型品种偏好农户的新品种技术采纳表现，恰恰反映出当前农户关于优质水稻新品种技术的需求并未被充分满足。农业科研机构应当围绕市场消费需求、顺应种植户生产意愿，以口感良好、营养价值高的优质稻品种选育为重点方向，管理部门应从品种审定规则、科研成果评定标准、科研激励机制等入手，改革良种选育体系，促进水稻品种选育工作由“重视高产”向“重视优质”加速转变。
6.2良种技术发展应关注小众农户的特殊需求
长期以来，农业科研机构所选育的水稻新品种主要适合主流的洋面田种植户，而忽视了山垄田种植户这一小众的特殊需求，但东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形特点决定了当地种植山垄田的农户比例存在且仍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存在，而目前市面上适合山垄田的品种推出不多，限制了种植山垄田的农户进行品种更新、享受科技进步。在山地丘陵较多的水稻主产区，水稻育种工作应重新审视山垄田种植户的特殊品种需求，给予这类农户部分关注，针对山垄田较瘦、较费劳动力（难以机械耕作）等特点，一定比例地选育推出需肥量小、秧龄弹性好、营养生长期长（生长慢，口感好，且对土地利用时间长，不需要通过复种提高利用程度，相对节约劳动力投入）、适应性广、适合山垄田粗放耕作的弱感光优质品种。
6.3扩大良种技术示范户的影响覆盖面
研究发现，尽管受示范户的影响程度不是一个左右稻农采纳新品种技术的显著影响因素，但周围种稻农户的品种更新频率对于稻农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来说是一个极显著的正相关因素。二者的明显区别则在于亲疏关系：相较于不熟悉的示范户，稻农更倾向于受周围熟识的种稻农户的更新行为影响。那么，将示范户的角色转变为熟识的周边农户，促进其影响的有效性是一个可行思路。因此，农技推广部门应考虑增加良种技术示范户的数量，更广泛地、更高密度地在农户中筛选示范户，使一个示范户可以辐射带动的有限周边范围连接成片，扩大示范影响覆盖面，令良种技术示范推广呈网状铺开，有效刺激周边稻农提高新品种技术的采纳意愿，加快新品种技术推广普及速度。
6.4持续推进接触式农技推广工作方式
农技推广人员对于稻农的新品种技术采纳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认为农技推广人员对自身水稻生产影响程度越大的农户越易采纳新品种技术，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肯定了基层农技推广工作的作用。应继续强化农技人员入户接触稻农的工作方式，增强其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力，使新品种的推广与技术要领直接到户。在良种技术推广中应注重开展新品种知识培训，帮助筛选适宜的新品种技术，对采纳新品种的农户开展持续跟踪，并及时向农业科研机构反馈良种技术采纳过程中的问题。结合当前现代农业发展新形势、农民的新需求，在目前农技推广卓有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良种技术推广工作，培育更高效率的良种技术推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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